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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密计划

1 998年2月20日 下午6时35分湖北省沙市
朝阳派出所刑警倪洪江回家走到半路 ，腰间的
呼机叫起来了 。他拿起一看 ，显示屏上跳出 几
个醒 目 的大字 ：货已到 ，带钱提货 ！

打传呼者 名 叫严望爽 ，今年44岁 ，无业 。
因涉嫌贩毒 ，被朝 阳派 出所警方纳 入侦控视
野。为此 ，派出所拟定了一个秘密侦破计划 。

26岁 的 倪洪江 以“二老板 ”的 身份 ，只身
混迹于“瘾君子 ”队伍 ，忽而顺线侦查 ，忽而逆
向追踪 ，逐渐与毒贩严望爽挂上了 钩 。但严望
爽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 伙 ，既怕失掉“二
老板 ”这个大 买主 ，又怕其中 有诈 ，误食了 诱
饵，所 以 只 是闪烁其 辞 ，并未真正摊牌做生
意。倪洪江则欲擒故纵 ，装成财大 气粗 、手眼
通天 的 样子 ，也 不 主动搭理严望 爽 。这样一
来，严望爽坐不住 ，反而上门央求倪洪江今后
在生意上 多 多 关照 。倪洪江顺水推舟：“如果
瞧得起老弟 ，货到了就呼我。”说着 ，留下 了 自
己的呼机号码 。

“ 所 长 ，鱼儿咬钩了 ！”见到所长彭先堂 ，
倪洪江便兴奋地叫了起来 。

“ 别 光顾高 兴 ，快说 说你的 下一步计 划
吧。”彭所长给倪洪江倒了一杯开水递过去 。

“ 事 不 宜 迟 ，明 天 ，我 就 准 备 带 钱 去 提
货。”

“ 不不不 ，不能这么急 ，欲速则不达嘛。”

反牵牛鼻
三天以后 ，2月24日 下午2点15分 ，倪洪江身着“金利来 ”西服 ，脚穿“老人

头”皮鞋 ，手拿袖珍式大哥大 ，以一副准阔少的打扮出现在严望爽的家中 。
一见面 ，严望爽便急不 可 待地问 ：“钱带来了 吗 ？按我们这一行的规

定，你先得亮钱啊！”
“ 那是 自 然 ，可 不知你有 多少货啊？”
“50克 ，不 多 不少 ，刚 刚够掉脑袋。”严望爽偷偷瞟了 一眼倪洪江 ，想看

看他的反应 。
倪洪江淡淡一笑 ，将 一捆百元大钞扔在桌上：“这是3万块钱 ，你先过过

目。价格就不谈 了 ，老规矩 ，每克600元。”
严望 爽验完资 ，接 下来 由 倪洪江验货了 。可狡猾的严望爽却搪塞道 ：

“ 实不相瞒 ，货不 是我的 ，我只是 一 个中 介人 。你在我家的暗楼里等我 ，我去
替你拿货。”

这是一栋老式的深 宅大院 ，密不透风的暗楼里点着 一根蜡烛 ，吐出一
丝惨淡的 火苗 。显然 ，这里极不利 于外 围 战友们的观察 。倪洪江灵机一动 ，
说：“严老板 ，不怕人防人，就怕人害人哟 ？呆在这个鬼地方 ，倘若有人做我
的笼子 ，我岂不 是插翅难逃吗 ？我看还是换个地方为好。”

严望爽摸着 后脑勺想了 想：“那你就在华联商厦冷饮厅里等我 ，我去去
就来。”

倪洪江要 了 一杯咖啡 ，悠闲地 品了 起 来 ，可 心 里比谁 都着急 。他觉得时
间像凝固 了 似的 ，一分钟比 一个世纪还要漫 长 。一 个 小时过云了 ，两个小时
过去了 ，严望 爽还是没有露面 。按预定方案在外 围守候的赵良洪以变应变 ，
决定采取“反牵 牛鼻子 ”的第二套方案 。

倪洪江接到暗号指令后 ，立即用 大哥大与严望爽取得联系 ：“我说严老
板呀 ，你好难得等哟 ，你八成是到公安局提货去了吧？”

“ 别误 会 ，别误会 ，我马 上 就来 ，马上就来。”此时 ，严望爽并没有走远 。
他和 同 伙张军 、常志武正躲在暗处对倪洪江进行着 反 侦控 。他见两个 多小
时倪洪江并无 异常举动 ，这 才 放心大胆地直奔华联商厦冷饮厅：“对不起 ，
让你久等了 。我的朋友在外面的士 上等你。”

步出 华联 ，倪洪江不见路旁有等候的 出租车 ，倒是发现有两个贼头贼

脑的家伙在暗中跟踪 自 己 。
“ 这里不许停车 ，可能停到前面去了。”严望爽信 口 编造了一句谎言 。倪

洪江跟着严望爽又转了半个小时 ，仍然没有见到货主的影子 。
不能再磨下去了 ！倪洪江假装生气地对严望爽说：“你别演戏了 ，我算

把你看透 了 。你要莫是没有货 ，要莫是让我钻笼子 。既然你没有诚意 ，就别
怪我抽跳板走人了。”说罢 ，回头就走 。

严望爽慌了 神 ，急忙追上前拉住倪洪江 的胳膊说：“都是道上的弟兄 ，
应该知道做这一行的危险 。万一你是警方的探子 ，我岂不是栽了？”他一边

说一边 向 不远处的常志武递 了一个眼色 。常志
武心领神会 ，立即跑到距 自 己10米开外的张军
跟前将一个小纸包递了过去 ，然 后迅速撤离现
场。这一 切都被倪洪江 以及在外围监控的赵 良
洪看在眼里 ，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，只得眼睁睁看
着他从 自 己眼皮下溜掉了 。

那边张军拿着小纸包慢慢踱 了过来 ，将其
递给严望爽之后 ，也跨过马路走了 。

倪洪江从严望爽手中接过小纸包看了看：“嗯 ，不错 ，是真家伙！”说着漫
不经心地摸了摸头发 。赵良洪和另一刑警彭宣辉从不同的方位看到了这一约
定手势后 ，分别从左右两边接近严望爽 。像是有某种默契 ，倪洪江则大步流星
地冲过马路 ，追上了还在哼着小调的张军 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，严望爽和张军
分别被各 自的对手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。经技术鉴定 ：严望爽出售的毒品为纯度
很高的4号海洛因 ，重量为47克 。

撬开铁嘴

当晚 ，一直关注此案的沙市 公安分 局局长
邹孝良亲 自 到朝阳派出所看望了全体参战刑警 ，
并指示说：‘2.24’案件 ，是该市迄今为止发现最
大的 毒品案件 ，你们要扩大战果 ，除恶 务尽 ，争
取早 日 结案！”随 同 前往的鄢世高副局长 当 即
从分局刑警大队抽调警力 ，与朝阳派出所刑侦队
共同组成侦破专班 ，并亲 自 部署了追逃和审讯方
案。

“ 货是常志武的 ，他让我帮他找一个买主 ，事成后给我百分之十的 中 介
费。”由 于常志武没有归案 ，严望爽便将罪责一 古脑地推在他的头上 。

张军更是一 口 一个“冤枉”，像受到莫大的委曲似地说：“狗 日 的严望爽
把我害了 。他是我的姨姐夫 ，我是看在亲戚的面子上才替他帮忙的 。那个货
主我根本就不认识！”

审讯一时陷入了僵局 ，彭先堂不由 得眉头紧锁 ：看来 ，要想让严望爽和
张军开 口 ，非得抓住常志武不可 。

赵良 洪根据彭所长的安排 ，带领倪洪江 、彭宣辉走街串巷 ，四处寻觅常
志武的踪迹 ，直到3月 3日 下午仍无所获 。他正感失 望时 ，手机响 了 ，这是刑
警李晓东打来的 。

“ 什么 ，常志武在沙市五一小区出现？”一身疲惫的警官们顿时精神为
之一振 ，快步直奔 目 标 。没费 多 大劲 ，常志武 便束手就擒 ，和其一同 落 网 的
还有张军的妻子朱世香 。

当晚 ，赵 良 洪有意安排了一场“铁窗相会 ”的好戏 。当 严望爽看到常志
武的 一刹那间 ，心理 防线犹如洪 水 破堤 ，一下子全线 崩溃 。他一连 叫 了 三
声：“完了”，双脚酥软得像抽了筋似的 ，再 也站不起来了 。

赵良 洪见时机成熟 ，立即厉声喝道：“严望爽 ，常志武就在你的面前 ，你
说，究竟谁是货主？”

严望爽完全乱了方寸 ，忙不迭地招供说 ：“我 是 货主 ，我是 货主！”赵 良
洪示意将常志武押走后继续向严望爽发起攻势 。

“ 你不是说有50克 白 粉吗 ？怎么只有47克了？”
“ 让张军给吸食了3克。”似乎是为了 证实此话的真实性 ，严望爽又 说 ：

“ 那天 ，张军吸了 一 口 后说：“你这货还没我进的货好呢？”
“ 这么说 ，张军手里还有货？”赵良洪踩住狐狸尾 巴 ，紧追不舍 。
严望爽这才知 自 己说漏了嘴 ，但覆水难收 ，只得点头表示肯定 。

搜取铁证
然而 ，张军不是一般的 对手 ，任你怎么审讯 ，他都坚不吐实 。实在撑不

过去 了 ，便睡在地上耍赖皮 ，说是严望爽 诬陷他，大难临头还想找个垫背
的。

赵良 洪心 里 明 白 ，像 张军这样的家伙 ，
知道 自 己 罪大恶极 ，是 不会轻 易招供的 。再
审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。他及时调整审讯
方案 ，决定将突破 口 放在罪行较轻的朱世香

身上 。
果不其然 ，朱世香在刑警彭宜辉的一阵政策攻心之后 ，败下阵来 。
原来常志武那 日 将 白 粉递给张军后 ，便到指定地点等着严望爽给他发

奖金 ，可一直 等到天黑 ，也没见着严望爽 的影子 。他觉得不妙便去张军家打
探，结果张军 也没回来 。

“ 肯定是 出 事了 ，有货得赶快转移！”常志武大惊失色的对朱世香 说 。
朱世香将张军藏在家里的海洛因用胶布密封后缝进儿子的 上衣里 ，然后牵
着儿子躲进常志武家“避难”。白 天警方搜查常家时 ，朱世香乘机将那件上
衣打湿后晾在阳台上 ，这才得以蒙混过关 。

审讯完毕 ，赵 良 洪气得大骂了 一句 ：“好狡猾的女人！”接着带领李晓
东、史振亚杀回常家 。

奇怪 ，阳 台上晾着的那件衣服突 然不见了 。赵 良 洪拿着手 电 筒朝下一
照：巧了 ，那件上衣不偏不倚正挂在楼下住户 阳台外的铁丝上 。为了不打搅
楼下住户 的休 息 ，赵 良 洪找来一根 竹 竿 ，轻轻将那件衣服挑了 上来 。倪洪
江、李晓东 、史振亚各 自 仔仔细细搜查了 一遍 ，均没有 发现所要找的东西 。
“ 难道是朱世香在撒谎？”倪洪江疑惑地望着赵 良洪 。

“ 不 ，肯定是常志武的妻子将毒品转移了。”赵 良洪说完 ，叫人将常妻带
到阳台上 。

他指着 阳台上的挂钩 ，对常妻说：“你来看 ，挂在这里的衣服是无论如
何掉不到楼下阳台外的铁丝上的 。也就是说 ，这衣服是被你扔下去的 。为什
么要扔呢？显然 ，是做贼心虚 、掩耳盗铃 了 。不要兜圈子了 ，快把毒品交出
来吧 ！赵 良洪一矢 中 的 ，常妻 自 知不是对手 ，只得将藏在楼道拐弯处杂物
下面的43克海洛因和一架天平交了 出来 。

铁证如山 ，张军知道狡辩 、抵赖均于事无补 。绝望之中 ，他突然用手拷砸
碎了审讯室的玻璃 。拿起一块便往 自 己的动脉血管上捅 。李晓东眼疾手快 ，
“ 啪 ”的一声 ，打掉了他手中的玻璃 。张军还不甘心 ，仍想自残 。他一个“鱼跃”，
扑倒在地 ，用嘴去啃地上的玻璃片 。史振亚用手掰开他的上下牙齿 ，使其不能
下咽 ，李晓东赶快用手将玻璃碎片慢慢抠了出来 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，赵良洪
还将张军送到医院作了 胃镜检查 ，直到没有发现玻璃碎片 ，他才放下心来 。在
看守所里 ，张军多次发了毒瘾 ，专案组还专门请来医生为其进行治疗 ，以减轻
他的痛苦 。张军终于被感化了 ，交待了从吸毒到贩毒的前前后后 。

走向深渊
1 996年初春 ，时年36岁 的张军结识了 一 个唤 着“王哥 ”的新疆扒手 ，并

时常为其望风打掩护 。一次 ，“王哥 ”在沙市长途车站扒包时 ，被人发现 。因他
的帮助“王哥 ”得以逃脱 。

为了报答解危之恩 ，“王哥 ”送给张军1克海
洛因 ，并说：“这玩意过瘾极了 ，你吸一 口 就知道
了。”有了 第一次 ，就不愁第二次 ，张军从此染上
了毒瘾 ，几天不吸 ，就像丢了魂似的难受 。

1996年5月 ，张军随 “王哥 ”到云 南大仓 以
3500元购买了25克海洛 因 ，除 自 己吸食5克外 ，
其余全部买掉 ，此次获利9000余元 。高额利润促
使他铤而走险 ，他甩开 王哥 ，另 立炉灶 ，走上 以

毒养毒之路 。
朱世香很快察觉到丈夫的恶行 ，并千方百 计加以阻拦 。张军 口 里答应

“ 下不为例”，心里却萌发出一个十分歹毒的计划 。
一次 朱 世 香 患 了 重 感 冒 ，整 天 咳嗽 不 止 。张 军将 1克 海 洛 因 换上 医

院的 包装 ，送到 妻子 的手 中 说：“这是治咳嗽 的 新 药 ，医 生 说有 立 竿 见 影
之功效 ，你吃 了 试试。”朱 世 香 吃 了 “药”，果 然 不咳 了 。如 此反 复 几 次 ，竟
在不 知不觉 中 上 了 瘾 。等她知道这 是毒品时 ，
却再 也 离 不开 了 。朱 世 香 气得 大 骂 张 军 是个
卑鄙小人 。张 军却得意地说 ：我不把你拉 上 贼
船，你就 不 会和我一块 儿共 闯 险 滩 。世香 从此
破罐子 破摔 ，从 一 个 受 害 者 而逐 渐 演 变 成 为
一个害人 者 。

1996年10月 ，张军去云南进货时 ，当 地警方
以涉嫌吸毒将其留置观察 ，那次算他走运 ，左被
留置的几个小时 内 ，他没发毒瘾 ，故而被放了出来

受了这次惊吓 ，张军觉得找一个不吸毒的人去进货更为保险 。夫妻俩一合
计，很快将严望爽拉下了水 。

但严望爽的入伙 ，并没有给张军带来好运 ，相反 ，还让他倒赔了一回 。
1997年 4月 ，张 军委托严望爽到云 南贩 毒 ，不想 半路遇 到武警查 车 ，

严望爽心里 害怕 ，便将毒品偷 偷扔 到 车 下 。事 后张军 虽然 认 了7000多 元
的损失 ，但心里一直 怀疑其 中 有诈 ，以 后再也不敢托严望爽进 货了 。

据张 军 和 严 望 爽 交 待 ，他 们 共 计16次 去 云 南 贩 毒 ，购 回 海 洛 因
400多 克 ，卖 掉300克 ，非 法 获 利9万 余 元 。目 前 ，此案 仍 在进 一 步审 理
之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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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97年7月 23日 下午 2时15
分，伏 牛 山 腹 地河 南 省 西峡 县
军马 河 乡 政 府 门 口 ，随 着 “轰
隆”一声 巨 响 ，一 男 两女倒在血
泊中——现年36岁 的杨红学和
30岁 的 周 花 芹 夫 妇 被 当 场 炸
死，周 花 芹 娘 家 嫂 子 杜 某被炸
成重伤 。至此 ，一场 由 换亲 引 发
的人 生 悲 剧 ，再 次 向 社 会 公 众
敲响 了 醒 世警钟 。

杨红学家住西峡县米坪镇
子母村河 东组 ，全家 兄妹 六人 ，
弟兄三个 ，大哥 因病早年去世 ，
一个 弟 弟 智 力 低 下 ，老二 杨红
学除 了 有 些 耳 聋 外 ，其 它 均 很
正常 ，且 品 行 端 正 ，为 人 忠 厚 。
由于 家 境 贫 寒 ，虽 已
近婚 龄 ，却 一 直 未 能
找上 对 象 ，成 了 父 母
牵挂的一桩大事 。

1986年7月 ，有人
主动 为 杨 学 红 提 亲 。
原来 ，大 庄 村 住 着 一
户周 姓 人 家 ，膝 下 一
双儿女也到 了 谈 婚论
嫁的 年 龄 ，但 因 家 境
贫寒 ，男 孩 至 今 未 有
婚配 ，其 家 长 愿 以 小
女换取 儿媳 。于是 ，双
方儿 女在媒人的张 罗
下于 次 年 成 婚 ，杨 红
学妹妹杨某嫁 予 周 花
芹哥 哥 为 媳 ，周 花 芹
嫁予杨红学 为妻 。

周、杨 两 家 虽 说
成了 至 亲 ，但 并 不 是
双双 情 愿 ，杨 红 学 妹
妹杨 某 嫁 到 周 家 后 ，
见丈 夫 忠 厚 本 分 ，又
很能 干 ，生 活 过 得 十
分滋 润 ，倒 也 十 分 安
心。可 周 家 女 儿 周 花
芹在 娘 家 时 ，就 有 了
心上 人 ，只 是 架 不 住
父母 哭 诉 求 情 ，才 不
得不 从 命 嫁 到 杨 家 。
于是 ，她 把 一 切 怨 恨
转嫁 到 了 丈 夫 杨 红学
身上 。她 先 是 对 丈 夫
冷眼 相 待 ，后 来 又 是

找事吵闹 ，甚至解除婚姻 ，目 的
是为了激起丈夫反感 ，最终达到
离婚的 目 的 。可杨家 为 人宽厚 ，
尤其 自 从有了一个小女儿后 ，夫
妻双方的战火始终燃不起来 。

转眼到了1995年 春 ，周花芹
忽然萌生 了外出 闯荡的念头 ，借
口串 亲 戚 ，下 山 去广 州打工 。杨
红学本 以 为妻子 出 去一段就回
来，岂 料 一 等 二 盼 总 也 不 见 妻
影，于 是他 索 性 变 买 了 部 分 家
产，将辛辛苦苦栽种的几十架椴
木香菇便宜处理后 ，换了3000元
钱作路费 ，来到 广 州 ，历经千 辛
万苦终于于1996年秋将妻子找

回。

经历了一年打工生涯 ，周花
芹一颗向 往 飞翔 的心更加躁动
不安 。于 是 ，回 到家 里勉强生 活
了一年后 ，她终于向杨红学摊了
牌：离婚 ！

开始 ，杨红学还以为周花芹
是在耍性子 ，并不十分在心 ，后
来见周 花芹 竟正 儿八经地向 法
院递 了状子 ，这才感到问题的严
重。他找周 花芹面谈 ，希望周 花
芹能看在10岁 女 儿 面上安下心
来。怎奈 周 花芹主意 已 定 ，杨红
学感到绝望 。特别 是收到 当 地法
庭发来的应诉传票后 ，更是万念
俱灭 。回想 十年来含辛菇苦爱妻
疼女 ，到头来 竟 落个人去家空 ，

十分悲伤 。他把新愁旧
恨全都集 中 到 了 周 花
芹一人身上 ，心想我活
不好你也别想活 。主意
拿定后 ，杨红学竟显得
超乎寻常的平静 。在到
庭应诉的前几天 ，他全
然没有 半 点不正常现
象，可背地里 ，他 已 经
准备好炸 药 、雷管 、并
悄悄系在身上 ，只等归
期到来 。

三

7 月 23日 上 午 ，杨
红学和周 花芹及周 的
娘家嫂子杜某一道 来
到军马河 乡 法庭 。法庭
工作 人 员依 法进行判
前调解 ，并根据双方情
况提 出 了 离婚调解意
见，双 方亦没有异议 。
因当 时 已 到 了 下班时
分，就让他们下午到庭
办理 手续 。下 午2点 多
钟，杨周二人一起向法
庭走去 ，当走到了政府
门口 时 ，各 怀 心 事 的
杨、周面对即将成为陌
路人的事实 ，免不了又
一番言语争执 ，各不相
让，遂扭打在一起 。此
时，早有准备的杨红学
便趁机抱住周 花芹 点
燃了 系 在腰上 的 炸药

包，周花芹及 当 时前往劝架的亲
属发 现 情 况 不 妙时 ，一 切 都 晚
了，随 着 震耳欲 聋 一声炸响 ，杨
红学 、周花芹及劝架的杜某一同
倒在了血泊 中……

四

一场起 于换亲 的悲剧结 束
了，但由 此酿成的不幸才刚刚开
始。且不说双方父母在痛失儿女
后遭受的精神刺激 ，单是10岁幼
女的前程就令人担心的了 。究竟
是谁制造 了 两 个家庭 的 不 幸 ？
是谁让女孩 自 小就背负起这沉
重的灾难 ？这一 切 ，不 由 引起我
们对家 庭 、对社会 、乃 至对人 生
的深沉思索……


